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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森
埃
普
斯
坦
（Jason

Epstein

）
年
過
八
十
，
是
美
國
著
名
的
編
輯

，
曾
經
長
期
擔
任
跨
國
大
出
版
社
藍
登
書
局
（R

andom
H

ouse

）
的
出
版

主
編
。
在
漫
長
、
豐
富
的
事
業
生
涯
中
，
他
不
但
出
版
了
諾
曼
梅
勒

（N
orm

an
M

ailer

）
、
納
博
科
夫
（V

ladim
ir

N
abokov

）
等
現
代
文
學
大

家
的
名
著
，
而
且
也
為
著
名
的
廚
師
編
輯
出
版
過
菜
譜
。
他
的
回
憶
錄
，
開

門
見
山
地
題
為
《
吃
》
（Eating

：A
M

em
oir

）
，
一
半
是
故
事
，
一
半
是

菜
譜
，
把
自
己
一
生
中
值
得
記
憶
的
片
斷
都
用
代
表
性
的
菜
餚
加
以
記
錄
，

老
來
細
細
品
嘗
，
回
味
無
窮
。

比
方
說
，
埃
普
斯
坦
的
童
年
時
代
在
猶
太
祖
母
的
廚
房
裡
度
過
。
多
年

以
後
，
他
仍
然
記
得
祖
母
儲
藏
室
裡
一
排
排
整
齊
的
罐
頭
，
裝
滿
了
自
己
種

、
自
己
收
、
自
己
醃
的
番
茄
、
黃
瓜
、
桃
子
。
而
且
，
他
在
成
年
後
，
也
不

自
覺
地
在
自
己
的
廚
房
裡
復
原
祖
母
當
年
的
擺
設
。
書
中
的
﹁雞
肉
餡
餅
﹂

（chicken
potpie

）
這
道
菜
，
就
是
為
了
紀
念
他
永
遠
樂

觀
、
堅
強
的
祖
母
。
當
年
祖
母
從
富
家
小
姐
淪
為
貧
困
移

民
，
必
須
自
學
廚
藝
家
務
。
雖
然
她
的
菜
做
得
一
般
，
但

為
家
人
、
社
區
奉
獻
一
生
，
所
以
人
人
都
對
她
的
手
藝
讚

不
絕
口
。

美
國
遭
受
恐
怖
襲
擊
的
﹁九
一
一
事
件
﹂
中
，
紐
約

的
雙
子
塔
轟
然
倒
塌
，
人
員
傷
亡
慘
重
，
全
城
哀
號
一
片

。
作
者
去
曼
哈
頓
一
家
百
年
老
店
買
三
文
魚
等
海
鮮
，
回

家
路
上
要
經
過
警
察
的
崗
哨
。
即
便
在
那
樣
風
聲
鶴
唳
的

情
境
下
，
他
不
但
沒
有
受
到
搜
查
，
警
察
還
主
動
要
幫
他

拿
裝
菜
的
包
裹
。
崇
尚
獨
立
自
由
的
美
國
人
彷
彿
重
新
發

現
了
社
區
和
團
結
的
意
義
。

談
到
中
國
菜
，
埃
普
斯
坦
推
崇

的
是
趙
元
任
夫
人
楊
步
偉
一
九
四
五

年
出
版
的
《
怎
麼
烹
調
和
食
用
中
國

菜
》
（H

ow
to

C
ook

and
Eat

in
C

h i nes e

）
。
因
為
在
英
文
的
中
國
烹

飪
書
中
，
該
書
是
介
紹
地
道
的
中
國

料
理
（
而
不
是
西
化
的
中
餐
）
的
首
次
嘗
試
，
其
中
說
到

的
基
本
技
能
精
確
簡
易
，
至
今
適
用
。
作
為
日
常
和
文
字

打
交
道
的
資
深
編
輯
，
作
者
也
慧
眼
識
珠
，
不
但
向
首
次

解
釋
了
﹁筷
子
﹂
（chopsticks

）
和
﹁點
心
﹂
（dim

sum

）
意
思
來
源
的
作
者
致
敬
，
而
且
指
出
這
本
書
中
創
造
的

新
詞
，
例
如

﹁
炒
菜
﹂
（stir-

fry

）
和

﹁
鍋
貼
﹂

（pot-
stickers

）
如
今
已
經
成
為
美
式
英
語
的
一
個
部
分

。
當
然
，
他
和
趙
氏
夫
婦
見
過
面
，
知
道
這
本
書
由
趙
元

任
捉
筆
，
所
以
書
中
看
來
是
楊
步
偉
對
丈
夫
、
女
兒
嚴
厲

斥
責
的
言
辭
，
實
際
上
是
一
家
人
共
同
合
作
、
戲
謔
玩
笑

的
見
證
。
另
外
，
作
者
描
寫
他
在
紐
約
唐
人
街
的
小
店
買
菜
，
說
到
中
老
年

中
國
女
性
精
挑
細
撿
、
討
價
還
價
的
情
景
，
不
啻
是
為
讀
者
提
供
了
一
幅
生

動
的
風
情
畫
。

埃
普
斯
坦
說
，
世
間
的
活
物
，
無
論
是
植
物
還
是
動
物
，
最
基
本
的
結

構
都
是
消
化
系
統
支
持
生
殖
器
官
。
可
是
，
正
如
作
者
所
說
，
烹
飪
之
道
其

實
更
像
文
學
而
不
是
科
學
，
因
為
做
菜
就
像
寫
詩
，
擁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聲
音

至
為
關
鍵
。
所
以
，
本
書
中
作
者
只
提
供
大
概
方
略
，
讓
下
廚
者
根
據
時
間

、
場
合
、
氣
溫
、
人
數
自
行
發
揮
，
最
終
獨
創
自
己
的
菜
式
。

在
作
者
的
筆
下
，
季
節
變
遷
，
聲
色
感
知
，
親
情
友
情
，
無
一
不
是
栩

栩
如
生
，
令
人
難
忘
。
青
年
時
代
的
湖
畔
漢
堡
野
餐
、
每
年
夏
季
生
日
時
的

藍
莓
派
、
冰
島
朋
友
做
的
烤
羊
羔
，
文
字
的
魔
力
足
以
為
任
何
菜
餚
添
色
添

香
，
讓
它
們
穿
越
時
空
，
引
人
垂
涎
。

去年我到貴州旅行的時候，
一天傍晚時分，在貴陽中山東路
的一個廣場，見個大漢揮舞着皮
鞭，奮力抽打着陀螺。大理石的
地面上有好幾個陀螺在旋轉着，
大的足有三五十斤，直徑有兩尺
。這大漢是在鍛煉身體，也是在

找樂趣。此人雖說壯實，也累得氣喘吁吁，汗流滿
面。如今由於陀螺少見，一時間，引得許多路人駐
足觀看。

打陀螺是我國一項古老的民間文體娛樂活動。
打陀螺在我家鄉一般叫做 「抽老牛」，或是 「打老
牛」。無論是黃牛還是水牛，牠們不時要發倔，跟
你犟，無奈之際，那就得用鞭子來說話了。用抽或
是打的方法對待牛們，這好像有點不人道。世上任
何動物，尤其是馴養的動物，當牠任性，不聽使喚
之際，也只有用武力來說話。這是一種無奈，也是
一種權宜。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
法。

我小的時候玩過陀螺，也做過陀螺，堪稱是行
家裡手。過去沒有陀螺賣，幾乎都是自己做。做陀
螺的木料質地要堅硬，硬則有分量，它的重心還要
低，這樣做成的陀螺粗而矮，墩墩實實的，旋轉起
來穩重，看了就舒服。做陀螺的木料最好是榆木的
，棗木的，槐木的。將這些拳粗的木棍用鋸子鋸鋸
，用刀砍砍，有條件的還要把它給磨磨，令外表光

滑好看。做好了陀螺，還要在其錐形的底部鑲一隻鋼珠，以便減輕地
面的摩擦，這也就等於給它穿上了冰鞋。

有些孩子不會做陀螺，他們還真能將就，所選的木料都是柳樹的
。在我們這一帶柳樹最常見，也最好找，但其材質疏鬆，分量輕。加
之做成的陀螺細而長，跟擀麵杖一樣，嚴重的比例失調，一副風吹要
倒的模樣，要多難看有多難看。這些陀螺轉起來，搖搖欲倒，給人慌
兮兮的感覺，真讓人揪心。不過它們快樂的內涵是一樣的，也是不打
折的。

打陀螺的鞭子最好是汽車輪的外胎，或是馬達的皮帶。它們都是
夾心的，一層橡膠，一層呢絨繩。把它們撕成薄薄的一層，就一指寬
。這樣的鞭子有分量，有力度，抽打起來乾淨利落；啪啪的響，清脆
，豁亮。在清晨，在黃昏，只要聽見一陣陣皮鞭的脆響，就有一群快
樂的孩子們。

過去玩陀螺的季節，一般是冬天。通常在寬闊的廣場，最好是光
滑的水泥地。幾乎沒人在本色的土地上玩，毛毛糙糙的地面阻力大，
還需不停地抽打，不能盡興。最好的場地是冰面，滑溜溜的，跟抹了
油似的。陀螺在冰面直轉，轉得你眼花繚亂，心花怒放。再者孩子們
也可順帶滑滑冰，雖沒有冰鞋，人在冰面照樣可以滑上幾下，跟溜冰
似的，意思到了也蠻快樂的。玩耍之際能得到雙份快樂，這是意外之
喜，意外之樂。

過去孩子們的玩具很少，每玩陀螺，個個投入興奮。即便是滴水
成冬的三九天，孩子們也全都脫去了厚厚的冬裝，個個臉上、身上全
是汗水，頭上的熱氣直冒。孩子們玩耍之時，還要比比勝負。一鞭子
下去，看誰的陀螺打得又快又遠，旋轉的時間還要長。有時孩子們還
要鬥一鬥陀螺，讓旋轉的陀螺相互碰撞。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兩隻
旋轉的陀螺只要稍一接觸，在作用力的情況下，兩個都被撞得遠遠的
，不存在勝負的情況。只有在力量懸殊的前提下，大的總是紋絲不動
，小的則被撞得遠遠的，一副踉踉蹌蹌的狼狽模樣。這叫雞蛋碰石頭
，誇張點叫蚍蜉撼大樹。不過這是玩，不是鬥氣，也不是打架。

過去一些練武的人也玩陀螺，不過他們的陀螺很大也很重，直徑
有一米，重的達到百十來斤。他們玩陀螺一是練膂力，二是找樂趣。
他們的皮鞭甩得幅度很大，力度也大，啪啪的脆響，像一個個炸響的
鞭炮，在晴朗的空中傳得很遠。有時他們兩三個人輪流抽打一個大的
陀螺，一人一下，不急不躁，穩穩當當。他們這種玩法雖帶有賣弄和
表演的性質，展現的卻是陽剛與健美，令人讚嘆不已。

暮春三月，上廣州白
雲山踏春，來到明珠樓旁
，觀花者絡繹不絕。舉目
遠眺，漫山遍野的杜鵑花
一團團、一簇簇，五彩繽
紛，萬紫千紅，令人目不

暇接。從山腳到山坡上，都有杜鵑花的舞姿，
都有杜鵑花的笑顏，火紅的花簇將山都映紅了
，難怪人們把杜鵑花稱做 「映山紅」。

杜鵑花在古代，稱為山石榴、羊躑躅。它
適應性較強，我國天南地北都有分布，北國邊
緣的漠河，每年開花時間為四月下旬至六月上
旬。東北朝鮮族同胞稱杜鵑花為 「金達萊」；
在西南彝族和藏族同胞的語言中，杜鵑花稱
為 「索瑪花」和 「格桑花」，意思是美麗的
花朵。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喜愛杜鵑花，賦詩讚曰
： 「閒折兩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
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藥皆嫫母。」在詩人筆下
，杜鵑有如花中西施，那妖紅弄色的芙蓉和花

姿優美的芍藥，相比之下，也不過是醜婦罷
了。

在國外，自從中國的杜鵑花被引種到歐洲
後，博得了各國園林學家的喜愛和重視，無論
是官方植物園還是私人花園裡，到處都能見到
姹紫嫣紅的杜鵑花。在英國的園藝詞典中，出
現了 「沒有杜鵑不成園」的建園格言。這條建
設公園的公式，成為世界園藝家的手本戲。

目前全世界有杜鵑花九百多種，我國就佔
有五百三十多種。在杜鵑花這個大家族中，有
喬木和灌木，樹高者二十多米，矮者不足盈尺
；大者徑粗三米，細者只有筷子這樣小。雲南
省騰衝林區是一個 「杜鵑樹王」的寶庫，一九
一五年，英國人喬治．福雷斯特在騰衝高黎貢
山發現了大樹杜鵑，並鋸走徑圍二點六米，年
輪二百八十年的木材園盤，存於倫敦大英博物
館，一九二六年發表為新種。我國學者馮國楣
等人，於一九八四年也在騰衝林區發現了一棵
樹齡八百年以上，樹高二十六點五米，基徑三
點五米的大樹杜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杜

鵑樹王」。我國的廣西花坪自然保護區，是杜
鵑花品種最多的區域，有 「錦繡花坪」的美稱
。每年五月，在面積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三公頃
的花坪，到處都是五彩繽紛的杜鵑花。這裡的
杜鵑花成片成林，與我們平時在低山地帶看到
的矮小的映山紅相比，可說是另一種境界。它
們的花有單瓣、重瓣、皺瓣。

花坪的杜鵑有近二十種，其中濟新杜鵑、
椿年杜鵑、廣福杜鵑、變色杜鵑、美艷杜鵑等
五種為廣西特有。這些杜鵑的花期、花色都不
一樣，遙遙領先的短脈杜鵑開放出粉紅色的花
朵，接踵而來的石壁杜鵑、六角杜鵑、椿年杜
鵑、美艷杜鵑……分別以各種各樣的色彩高掛
在壁上，直到六月花期不謝。

杜鵑花不僅是一種觀賞植物，而且還可作
藥用和食用。映山紅的花味酸無毒，可食用；
大白杜鵑、粗柄杜鵑的花是滇中人的蔬菜；興
安杜鵑可製藥，主治支氣管炎；羊躑躅有毒，
可浸漚用作殺蟲農藥。杜鵑花還是抗二氧化硫
、臭氧等污染的花卉，適於工廠、礦山種植。

提起 「名門望族」，就會
令人肅然起敬。所謂 「望族」
，是指擁有非凡的文明成就、
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家族。他
們不僅事業有成，更重視精神
財富積累，對後代言傳身教，

故能長盛不衰，他們的成就與傳奇總能激勵普通人奮
起進取，是那些 「官二代」、 「富二代」們根本不能
相提並論的。

民國至今，對中華人文精神做出重大貢獻的望族
不少，其中名聲最大的前三名則是江蘇無錫的錢家、
江西修水的陳家、河南唐河的馮家。錢家擁有錢學森
、錢三強、錢偉長三大科學家，和錢基博、錢穆、錢
鍾書三大鴻儒；陳家有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陳
衡恪、陳封懷五位名士，馮家則以馮友蘭、馮沅君、
宗璞 「一門三傑」聞名於世。

錢家：利在天下必謀之
錢氏家族的聲望源遠流長，相傳是一千多年前五

代時期吳越國王錢鏐的後嗣。錢鏐祖孫三代、五位國
君，以其卓越治理使吳越國富甲江南。錢鏐後將其三
十三個兒子派往江浙各州，使錢氏家族很快繁衍開來
。自錢王開始，錢家歷朝歷代皆有俊傑，眾多狀元、
無數進士。宋明以後尤其是明清時代，錢氏家族湧現
出眾多的政治家、文學家和著名學者，如宋代的錢昆
、錢易；明代的錢士開、錢謙益，清代的錢大昕、錢
名世、錢曾、錢坫、錢魯斯等。海外學者也曾對錢鏐
家族文人群體的形成和成就做過深入研究。民國年間
的《錢氏家乘》記載，國內有跡可循的錢氏宗脈有一
百多支。

至現代，除 「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近代力學
奠基人錢偉長和 「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和國學大
師錢基博、著名教育家和歷史學家錢穆、著名學者兼
作家錢鍾書外，錢家還出了水利專家錢正英、著名外
交家錢其琛、台灣社會活動家錢復、著名金石書畫家
錢君陶、著名物理學家錢致榕等等。錢氏後裔人才輩
出，遍布全球，僅當代國內外科學院院士以上的錢氏
名人就有一百多位，這個由優秀人文淵源貫穿至今的
大家族，實在令人敬佩有加。

令人驚奇的還有錢氏家族中傑出的 「父子檔」：
錢基博、錢鍾書父子，錢玄同、錢三強父子，錢穆、
錢遜父子，錢學矩、錢永健父子等等。二○○八年，
錢永健與日、美兩位科學家共同榮膺諾貝爾化學獎。
曾任美國波音公司總工程師的傑出空氣動力學家錢永
健是錢學矩的兒子，錢學矩是錢學森的堂弟。錢永健

的哥哥錢永佑是神經生物學家，兄弟倆十幾年前就當
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綿延一千多年的錢氏家族何以如此興旺發達、彪
炳於世？記得二○○八年六月 「吳越錢王與長三角繁
榮主題報告會」在杭州臨安舉行時，錢學森在賀電中
說 「我們的先祖，他的政績只是 『致富一隅』，而我
們後人的事業，是使整個中國繁榮富強。老祖宗地下
有知，是會高興的！」想起寫在無錫錢氏祠堂的《錢
氏家訓》中有一句話是：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
下必謀之」，此言或許正是錢家為中華民族培育了無
數大師精英的原動力吧！

陳家：人文淵源好傳統
位於江西修水縣桃里的 「陳家老屋」，是又一個

著名的人文世家。這個顯赫家庭因誕生了陳寶箴、陳
三立、陳寅恪三代名士而聞名遐邇。

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在晚清時期領導了頗有影
響的湖南新政，是一位有魄力、有建樹的封疆大吏；
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名臣。一八五二年鄉試中舉人出
仕，文才韜略深為兩湖總督曾國藩賞識。先後任浙江
、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兵部侍郎。一八九五年
在湖南巡撫任內與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等辦新政
，開辦時務學堂，設礦務、輪船、電報及製造公司，
創立《湘學報》，堪稱 「封疆大吏」中惟一傾向維新
變法的風雲人物。

陳三立，維新四公子之一，清末同光體詩派代表
人物，近代愛國詩人；陳三立乃近代 「同光體」（指
「同治」、 「光緒」兩個年號）詩派重要代表人物。

陳三立自幼聰慧博學，灑脫而不媚俗。常以詩會友，
自謂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與譚嗣
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 「維新四公子」，被譽為
「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有 「吏部詩名滿海內」

之譽的陳三立不問政治，但為人正直，富有民族氣節
，為社會興利不遺餘力。他在家鄉創辦新學，讓出私
宅作課堂，延聘外國教師，開設英語及數、理、化新
課目；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他還主持正義
、為民請命，將地方上的惡霸及貪腐官員繩之以
法。

陳寅恪，學貫中西，曾留學日本、德國、法國、
瑞士和美國，在哈佛大學，他與吳宓、湯用彤並稱
「哈佛三傑」。一九二六年，三十六歲的陳寅恪與梁

啟超、王國維應聘為清華研究院導師，被譽為 「清華
三巨頭」。一九二九年他提出以 「獨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作為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的終極目標。吳宓
說他是 「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則對人說 「陳

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作為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
家，陳寅恪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崇高聲譽。

除陳寅恪外，陳三立長子陳衡恪是近代著名畫家
，時與齊白石齊名，還擅長篆刻、書法、詩文；而陳
衡恪次子陳封懷是著名植物學家。 「陳門五傑」成為
修水人的驕傲。出於對近年來 「陳寅恪熱」的關注，
筆者今夏專程赴江西省修水縣義寧鎮桃里 「陳家老屋
」參觀，這座東西長百米、坐南朝北的明清徽居大宅
院，氣派不凡，蔚為壯觀。正廳中央懸掛陳門五傑的
畫像，臥室、客廳、書房、茅房等古色古香，門外還
保留大片良田，江南耕讀世家之貌歷歷在目。

馮家：書香門第重學養
河南省唐河的馮氏家族，出自桐柏山麓的唐河縣

祁儀鎮，這裡位於豫鄂兩省交界處，瀕臨歷史文化名
城南陽和武漢三鎮，山青水秀。此地傳承黃河文明脈
絡，又浸潤長江文化氣息，堪稱得風氣之先的「風水
寶地」。

馮家是個家學淵源的書香門第，馮友蘭祖父馮玉
文擅長詩文，遺有《梅村詩稿》一部。父親馮台異也
崇尚文學，著有《復齋詩集》。伯父馮雲異和叔父馮
漢異均為學富五車的秀才，都有詩文傳世，馮家自來
注重教育，無論男女，小孩子七歲一律上學，接受私
塾教育。而馮家又顛覆了 「復古」式的私塾，思想開
放，引進新學。馮友蘭從小就讀《地球韻言》一類新
書。馮友蘭與弟弟馮景蘭、妹妹馮沅君學業優異，上
世紀二十年代先後考入北京大學，後又出國留學，有
「唐河三傑」之譽。

馮家家學淵源，子女皆好學上進，名聲遠播。馮
友蘭的姑媽馮士鈞，是一位天才女詩人，可惜英年早
逝，只留下一部詩稿《梅花窗詩草》。馮友蘭是中國
近現代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享譽 「一代
宗師」；馮景蘭為著名地質學家，中國礦床學重要奠
基者；馮沅君是文學史家、五四時期先鋒女作家、新
中國首位女性一級教授。馮友蘭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
也大多學有所長各有建樹。馮友蘭的長子、美籍華人
馮鍾遼，如今是享譽全美的工業鍋爐專家。馮友蘭之
女──宗璞是馮家第三代才女的代表。她自幼受家學
薰陶，隨父住在未名湖畔燕南園，十六歲開始發表作
品，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清華英語系，後任中國社科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其名著《紅豆》，文筆細膩
委婉，洋溢着深厚的人文關懷。近年來她抱病創作系
列長篇《野葫蘆引》，其中《東藏記》獲茅盾文學獎
，堪稱當代中國為數不多的學者型作家。

今天， 「錢學森之問」──我們為什麼培養不出
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家巨匠？──正在成為社會各界議
論的焦點。是啊，我們的大學怎樣才能培養出具有創
新精神的傑出人才？

細想之，不妨從無錫錢家、修水陳家與唐河馮家
尋求答案。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社會史和文化史。如
何繼承、發揚三大望族的血脈淵源與人文精神，意義
深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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茼蒿乃常見蔬菜，一般吃法就是清炒，大火，
素油，油煙 「哧啦」一過，炒兩下，馬上裝盤就成
；燒湯，燒一鍋翠綠養眼的清湯，湯中劈兩塊豆腐
最好，更顯得小家碧玉般清秀；涼拌，開水略焯一
下，別忘了撒些蒜泥就是，著名老饕蘇東坡曾有詩
云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這裝盤

的青蒿可不就是茼蒿麼？也可涮火鍋，風雪天氣，紫銅火鍋，熱湯翻
滾，一大盤茼蒿端上來，不必切段，直接下鍋，一會兒鍋內就是一片
翡翠，熱氣氤氳之中，食客們皆伸長了筷子，搶着挑那清香誘人的茼
蒿呢。

瞧瞧，尋常的茼蒿無論如何操持，都是誘人的美味呢。
還有一吃法，則是煮茼蒿飯，那滋味，嘖嘖，實在是讓人垂涎！

我見岳母做過幾回，方法其實也不難，不過是將大米淘洗乾淨，入電
飯鍋蒸煮。同時，將洗淨的茼蒿，切成寸許，入油鍋，稍炒一炒，只
需斷生即可盛出。待電飯鍋由煮飯檔跳至保溫檔時，將炒好的茼蒿倒
進飯中，攪拌，蓋上鍋蓋，撒一勺精鹽，燜上五分鐘，馬上就有一股
子米香與茼蒿混合成的特殊的清香溢滿了廚房，舌上味蕾頓時就會被
喚醒，趕緊盛上一碗，那米飯粒粒晶亮瑩潤，茼蒿依然碧綠生青，最
好在飯中再拌些黃豆醬，自家做的更好。斯時，碗裡黃、綠、白相間
，那色彩真叫好看，加上一陣陣的香味直往你鼻孔裡鑽，胃口大開是
必然的。茼蒿飯吃在嘴裡，柔韌而不黏，清香，爽口，滋味醇厚而又
綿長，吃上兩碗飯根本就不必下飯菜。保證吃了還想吃，直到實在撐
得慌，才不得不放下筷子，幸福地歎息，有茼蒿飯吃，這日子多好！

要想做好茼蒿飯，關鍵一是煮飯時比平時少放一點水，因為炒茼
蒿時，是可以出水的；二是切不可燜的時間過長，等茼蒿燜黃，不僅
色彩大打折扣，飯香也會失去不少。

若是在做飯時，切進兩根胡蘿蔔，茼蒿飯中又會添上一層橙黃，
更好吃，更好看。喜歡吃豬油的，還可挖一小勺豬油在碗裡，那種香
，那種美，那種饞，不說了，自個兒品味吧。

如果一頓吃不了，剩下的茼蒿飯，添兩隻雞蛋，做一個蛋炒茼蒿
飯，又是一番好滋味！不信？試試。

清香美味茼蒿飯
朱秀坤

杜鵑花開


